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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一世情缘寄津门
文图/张恩岭

京剧在此启幕与落幕 词坛在此唱和生花

情缘天津京剧
京剧自诞生起便与天津结

下了不解之缘，成为这座城市
不可或缺的戏曲瑰宝，这座城
市的繁荣发展，为京剧艺术的
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也孕育了“北京学戏，天
津唱红，上海赚钱”的佳话。

天津是京剧的大码头，上
世纪初，即有众多名演员在天
津演出，如号称“京剧三大贤”
中的杨小楼、余叔岩，还有如
谭鑫培、汪桂芬、王瑶卿等众
多名家都在天津演出过，且享
有盛誉。

1903年，六岁的张伯驹随
父亲张镇芳来到天津生活，住
在当时天津最为繁华的商业街
南斜街。七岁时，他在天津“下
天仙”茶园第一次看到了杨小
楼出演的京剧《金钱豹》，从此
走进了京剧艺术的殿堂，成为
著名的京剧艺术家。

张伯驹与天津京剧的发展
有不解之缘。

首先，天津著名演员王则
昭拜张伯驹为师，是张伯驹唯
一的入室弟子。王则昭是中国
京剧界重要人物，原天津京剧
三团的主演之一，是天津观众
最为熟悉和热爱的演员。她嗓
音神完气足，高亢圆润。2011
年，获戏剧艺术“终身成就奖”。

王则昭与张伯驹于20世
纪40年代在西安相识，从此，
张伯驹便对她口传心授，亲自
示范，并让她反复练习，这种方
法使王则昭进步很快。一次，
张伯驹对王则昭说：“现在大家
称你是‘西北孟小冬’，一半是
捧你，一半是捧我，我们都不能
飘飘然。”后来，王则昭在回忆
恩师张伯驹时动情地说：“与老
师的相识，是我艺术道路上一
座重要的里程碑。”

直到晚年，张伯驹还在关
心着天津京剧事业的发展。改
革开放以后，传统戏剧恢复演
出，但戏剧界极缺传统戏剧表
演人才。20世纪70年代末，张
伯驹常被天津戏校邀请讲课，
每次他都认真准备。如1979
年，82岁的张伯驹去天津戏校
讲学，他对日程和讲学内容都
作了细致的安排：“我去戏校讲
学，从时间上计算，五月三日、
四日去，住六日至七日，拟讲三
次。一音韵、二身段、三京剧源
流探讨。”

还是这一年，张伯驹又在
日记中写道：“九月初旬回，去
津，仍以在戏校讲演为主，一日
讲音韵，一日讲身段。一日讲
京剧源流。再教三出戏：一是
昆曲《卸甲封王》；二是文戏（看
要求何戏）；三是靠背戏（《战樊
城》或《定军山》）……我看到天
津戏剧后辈学习情绪很好，所
以我很关心。”

1980年4月，张伯驹再次
应天津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邀
请，赴津为京剧演员及研究者
举办戏剧讲座。其后又应天津
市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和南开
大学中文系明清戏曲小说研究
室邀请，举办京剧理论讲座。
为此，张伯驹撰写了文章《京剧
音韵与身段概论》。

张伯驹对天津戏剧人才的
培养倾注了一腔热情和智慧。
不但重视对戏剧艺术的传授，
而且也重视登台表演。张伯驹
在天津有文字记载的演出是两
次，一次是1963年，张伯驹在
天津张问渔家与曹世嘉合演了
《天雷报》，又和李砚农合演了
《打渔杀家》。另一次在天津登
台演出是1980年，是年张伯驹
已经八十三岁，谁也想不到，这
次演出成为张伯驹戏剧艺术的
绝唱，也成为天津京剧史上精
彩的高光时刻。

这次演出是他和丁至云合
演《打渔杀家》，张伯驹扮萧恩，
丁至云扮萧桂英。张伯驹完全
不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无
论唱、念以及摇桨、撒网、捕鱼、
落帆的动作都很熟练、漂亮，表

演引起了全场一阵阵的喝彩
声、鼓掌声，把演出气氛推向了
高潮。

遗憾的是，就在此次演出
后的一年多时间，张伯驹因病
而溘然去世，他把平生最后一
次精彩的表演献给了天津。

张伯驹的京剧艺术生涯，
始于天津，也终于天津。

情谊天津词坛
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

宝，而唐诗宋词更是其中的璀
璨明珠，被誉为“千古绝唱”。
天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一直
是古典诗词传承的重镇，天津
近现代诗词传统深厚，严修首
推近代诗坛发展，并扩大了天
津诗词在全国的影响力，培养
了“京津词坛”的一批重要代表
人物。张伯驹长期在天津生
活，自然也和天津词坛发生了
密切联系，成为中国当代词坛
的一段佳话。特别是他为天津
众多艺人所作的嵌名联，作为
词作中的一朵奇葩，在全国绝
无仅有。

马大勇教授在《百年词史》
一书中称赞张伯驹：“自《丛碧
词》末，历经《春游词》，而至《雾
中词》这十余年的创作是张伯
驹生平真精神、真力量之所在，
也是足以托举他进入二十世纪
词史大家之列的精粹之所在。”
这一时段，正是他与天津词坛、
词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

张伯驹与天津词坛结谊始
于1951年，这一年年初，张伯
驹在北京主持成立了庚寅词
社，而早在庚寅词社成立的十
年前，天津词人寇梦碧，就与周
汝昌、孙正刚成立了天津的“梦
碧词社”，寇梦碧、周汝昌、孙正
刚，也有了“津门三才子”之
称。其中寇梦碧更是了得，他
字泰逢，号梦碧，曾任天津教育
学院教授及天津大学讲师、天
津市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被
称为“一代词家”。

周汝昌更是天津文化界熟
知的“红学泰斗”，其实，他还是
有名的词人和诗词鉴赏家，他
与顾随、钱钟书都有唱和，他始

终提倡“诗词的价值在于传承
历史文化精髓，滋养精神世界，
提升人文素养，为现代生活提
供心灵慰藉。”就是他提出了中
国词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
生（指张伯驹）为殿”的论断，并
为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的
《张伯驹词集》作了序言。

20世纪50年代初，张伯驹
主持的庚寅词社与天津的梦碧
词社建立了友好关系，开展了
频繁互动。牡丹花开，梦碧词
社同仁赴京赏牡丹；海棠花开，
北京的词人去天津赏海棠。时
间一久，张伯驹与寇梦碧便被
称为“词坛双碧”，因为张伯驹
字丛碧，也有一碧字。

天津词人张牧石小张伯
驹整三十岁，但张伯驹从不以
前辈自称。有一年张伯驹出
题作词，约天津词人共作调寄
“浣溪沙”四首，题为《对牡丹
作》，密封卷不写姓名，然后由
大家评选出名次，最后揭榜，
张牧石与张伯驹票数相等，他
们互相推让“状元”称号，结果
大家同意以“两状元”作结。
于是张牧石就刻了“牡丹状
元”印，自留一方，赠张伯驹一
方。1984年，他也为《张伯驹
词集》作了“序二”。

张伯驹不仅是卓越词人，
也是楹联高手。楹联也称对
联，是词作中一种特殊的形式，
具有益知教化、愉悦身心、增添
生活情趣的作用。而对联中又
有一种特殊的格式，叫做“嵌名
联”，即把人名中的两个字拆
开，分别嵌入上下联中，既要得
体、通顺，又要富有内涵和情
趣，十分不易，但对张伯驹来
说，却是立马可待之事。他为
天津的朋友创作了不少嵌名
联，如为张牧石作的“牧野鹰扬
开地阔，石头虎踞望天地”，整
个联语气势不凡，境界阔大。
他为张牧石夫人张静宜作的是
“静从贝叶参空谛，宜对梅花守
岁寒”，十分高雅。为章用秀作
的是“用舍行藏严出处，秀姿英
发镇风流”。张伯驹为弟子王
则昭作的是“则帝家邦怀万庶，
昭明日月转双丸”。这副嵌名
联中的“则帝”是指武则天，“昭
明”就是昭明太子，昭明太子即
南朝梁武帝长子，册立为太子，
英年早逝，但他自幼聪明好学，

著有《昭明文选》传世。这副嵌
名联意思就是要像武则天那样
心怀天下，像昭明太子那样努
力学习。此外，他还为丁至云、
从鸿魁等著名演员作有嵌名
联。至今，张伯驹为当年众多
津门友人所作的嵌名联还广泛
流传在天津民间，是极为珍贵
的文化遗产。

情结海棠花
张伯驹一生是爱花的，特

别是喜爱天津的海棠花，讲到
张伯驹与天津的美缘是必须讲
一讲天津海棠花。

天津之美固然有诸多因
素，而其中之一便在于初春的
海棠与悠长的海河相映，特别
是天津的海棠花景尤以五大道
为最，海棠花的柔美与欧式建
筑的刚硬线条构成视觉张力，
隐喻着天津中西文明交融的城
市特质，形成了天津短暂却惊
艳的春季盛景。海棠花开，绽
放一城风雅！这是天津的骄
傲，天津的象征。

因此，张伯驹赏海棠都是
去天津，晚年更是年年必去，更
何况天津还有他许多朋友。

张伯驹看海棠必有诗词之
作，他曾在一首词中写道：“落
英满地成茵席，愿作长眠易篑
时。”他又在词下注道：“天津故
李氏园海棠成林，每岁皆与津
词家联吟其下。风来落英满
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
亦海棠颠也。”由此可见张伯驹
对海棠的痴迷程度。

不错，有人说，海棠美貌堪
比三国时的二乔，富贵好似天
上神仙。海棠花纯静的花瓣与
淡雅的气质深受人爱。因此，
文人墨客常以其喻高雅品格。

张伯驹常去的公园是天津
人民公园，也就是上面张伯驹
所称的“故李氏园”。因为这座
花园本为津门盐商李春城的私
家别墅“荣园”，始建于清同治二
年（1863），新中国成立后，李氏
后裔将“荣园”献给了国家。
1951年7月1日正式开放，更名
为“人民公园”。此外他还常到
金钢花园看海棠。

张伯驹还有许多咏叹天津
海棠的词作，如果能把这些诗
词之作刻写于天津的公园，必
会成为游人注目的一景。

随着《文脉守

望：张伯驹潘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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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与夫人潘素

张伯驹捐献的顶级书画多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